
■马海霞

我们这里的人爱吃饺子，
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里改
善生活或款待客人，都少不了
饺子。我的印象里，直到改革
开放后，本地集市餐饮繁荣起
来，才出现了馄饨摊。馄饨的
出现打破了饺子“一家独大”
的局面，没多久，心灵手巧的
母亲就在家做出了高仿版的
馄饨。

母亲自己擀馄饨皮，调馅，
再用紫菜、大骨头以及大把胡
椒粉熬一锅汤。馄饨煮熟后，
盛碗里，舀一勺骨头汤，再撒
一些虾皮、香菜碎，淋点香油，
味道一点也不比集市馄饨摊

上的差。
馄饨比饺子多了一道熬汤

的工序，母亲嫌麻烦。除了点
炉子试火时，一家人围着火炉
吃一次馄饨，其余日子，母亲还
是包饺子顺手。至于吃馄饨
嘛，得看她心情，一般我们家一
个冬天吃不了几次馄饨。

母亲刚学会包馄饨那年，
冬季某日，天气极寒，胡同里的
胖婶家传来了哭声，胖婶的丈
夫张叔意外离世。

一连三天，胖婶都不吃一
口饭。大家劝胖婶多少吃点，
孩子还小，现在就靠她维持这
个家，不吃饭，她倒了，孩子谁
来管？听着大家的话，胖婶又
倒在床上呜咽起来，馒头递到

嘴边，她也咽不下去。
第四天，胖婶能起床给孩

子做饭了，亲戚朋友们这才各
自回家。邻居们都相处得不
错，谁家做了饭，也给胖婶家送
一份。但胖婶还是没胃口，即
使众人一劝再劝，她也吃不了
几口。母亲也加入了“送饭大
军”。胖婶不吃肉，母亲琢磨了
半天，决定给胖婶单独包素馅
馄饨。

母亲用芹菜、胡萝卜、香
菇、豆腐调成馅包了馄饨，又做
了一锅紫菜蛋花汤，端到胖婶
家。啥时候胖婶想吃了，母亲
再用胖婶家炉子帮她煮馄饨。
吃馄饨需围着炉子，趁热呼呼
啦啦喝上一碗，肠胃和味蕾才

舒坦。晚上，母亲回来后终于
松了口气，说胖婶喝了一碗馄
饨，总算能正常吃饭了。

母亲做饭走心，虽然第一
次做素馅馄饨，但也对了胖婶
的口味。馄饨的功劳不小，隔
日遇到胖婶，她果然有了精气
神儿。

次年春天，胖婶开始在自
家园子里养鸡，鸡苗、饲料和养
殖技术都由母亲提供。我家在
山上已经开了好几年养鸡场，
母亲带着胖婶养鸡，胖婶很快
就上手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冬天，
母亲去送馄饨时告诉胖婶，可
以跟着她学养鸡，既能照顾孩
子，又能赚到钱。母亲还送了

胖婶几本养鸡技术方面的书，
让胖婶先看，有不懂的地方就
问她。胖婶那个冬天，就是靠
看这些书，熬过了一个个寒冷
又漫长的失眠之夜。

母亲说，失去“顶梁柱”，是
一个家庭的大灾难。痛苦固然
是巨大的，但活着的人如何把
日子过下去，则是更大的难题。
灌输再多鸡汤，劝别人想开，不
如切实为其接下来的生活提供
出路和帮助。一个人只要解决
了生活问题，其余的伤痛，治愈
只需时间。

手把手带胖婶养鸡赚钱，
帮助她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和希
望，这便是母亲包在素馅馄饨
里最好的“馅料”。

■仇士鹏

我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
初遇，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二见
倾心。

第一次时，我还在读大
学。水文测验的课程实习定在
歙县的三阳坑，那里有“东方小
瑞士”之称，环境清新、风景秀
丽，让五音不全的我都想一展
歌喉，从声带里抛出一条小溪，
系住地面上薄薄的云影。

我们住在水文站旁，两周
时间，聆听暴雨在皖南山区留
下一串串脚步声。不知踩过了
多少山石后，它摔了一跤，倒在
河里，马上被席卷而来的自由
和快乐裹挟住，竟不愿再回到
天上去流浪。

在返程前，站长率领我们
在河中打了场水仗，我被一瓢
水掀翻。连绵的浮力抵住我的
后背时，我仿佛听见了歙水的
挽留：“就待在三阳坑吧，不辞
长作歙县人，去和白云一起无
忧无虑地飘着，和溪水一起潇
洒自在地乐着。”

那一刻，我的心也小小地
湿了一片。

与歙县的再次相见是在今
年7月，我已毕业工作，在兰信
大酒店里集中办公。在13层
楼上，拉开窗帘后，我的惊叹比
楼下江面上的涟漪还要多。

造物主的毛笔重重地落在
歙县，长长一捺，就成了浩浩汤
汤的练江，比远山上空灰色的
阴云还要宽阔。跨江大桥在它
的身上纤细如独木桥，小巧如
发卡，岸边站起来能挡住群山
的高楼被衬托得如同积木玩
具。练江有三种颜色，平常是
沉静的深银色，如历史久远的
镜子；下过大雨后，是杏黄色，
并没有浊浪排空，泥沙均匀地

分散在水中，像是扎在大地深
处的虬根；到了晚上，县城的
灯火倾泻下来，让练江呈现出
琥珀般的色泽，恍若甜津津的
糖浆。

相比练江的大气，布射水
更像羞涩的农家女孩。它的左
岸是未开垦的荒地，草木葳蕤，
甚至长到了边滩、河中间去，像
是在水边洗衣洗菜的居民。它
的颜色青中泛蓝，是雨水的缘
故吗？血脉深处来自天空的蔚
蓝色基因在阳光下闪闪发着
光，表述着生生不息的天真烂
漫与温文尔雅。

忽然间，我看到两只白鹭
从河边飞起，像是布射水灵光
一动的诗情，一路飞到了练江
的对岸。这是不是它欢迎我的
一种方式呢？在水边长大的
人，来到另一个水边，总有些难
以言说的情愫迫不及待地等着
被寄托。

我这次来，是做歙县的水
网规划。我竟有种为老朋友设
计装修、为老同学远行护航的
诚惶诚恐，同时暗下决心：一定
要倾尽毕生所学，为歙县织出
一张能捉住落日与晚霞的网。
不，不只一张网，还有空间、防
洪、供水、生态、文化和数字等
一层层的网。它们层层包裹，
不让任何一滴水无路可去，不
让任何一条河流遗世独立，要
让每个人对水的期盼与憧憬都
能在网中捕获，要让这座小城
所需要的一切关于美的力量都
能在网中捞起。

若用专业化的语言表述，
就是以自然河湖为基础，以输
排水工程为通道，以控制性调
蓄工程为结点，以智慧化调控
为手段，为歙县构建集防洪减
灾、水资源优化配置、水生态系
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水

网体系，把那些特立独行的“独
行侠”们全部“收编招安”，让
那些“各说各话”的水利工程
学会同一种发音的“语言”，最
终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在防
洪、民生、生态、文化和智慧化
等各个维度上都互联互通，并
让各个维度的网相互赋能，成
为志同道合的兄弟，共同为歙
县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
水利保障。

离开歙县时，我附庸古人
的风雅，在酒店的本子上写下
四句打油诗：“四水托龙尾，双
源共婵娟。三核接翠微，两廊
梦长天。”

四水指对县城防洪安全
关系密切的扬之水、布射水、
富资水和丰乐河，龙尾则是让
苏东坡和米芾都心驰神往的
歙砚的别称。梅尧臣曾写过

“罗纹细砚镌龙尾”，用龙尾来
借代歙县最合适不过。四水安
定了，歙县就能安澜了，龙尾就
能安安静静地“涩不留笔，滑不
拒墨”了。

双源是供水的双水源，能
够有效应对干旱等极端天气供
水不足问题，降低供水风险，保
障特殊时期的供水安全，即使
有时气候耍起了性子，人们也
不虞河落海干，依旧能“举杯邀
明月，对影成三人”，享受岁月
的清欢。此外，新安江像一个
月亮横亘在歙县中间，江中的
月华供养了沿岸的无数人家。
共婵娟，也是对这条母亲河纸
短情长的感恩与赞美。

三核是指清凉峰、渐江花
山谜窟和徽州国家森林公园三
个生态枢纽核心。它们上承新
安江、黄山山脉和天目山山脉，
下启境内五条主要河流，形成
了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综合治理的生态保护

空间总体格局，让人们在开窗
通风的时候，能一眼望见绿色
的乡愁。

至于两廊，则是新安江百
里大画廊的水陆两廊。在这
里，你可以乘船飘荡，任意东
西；也可以缘江而行，惬意信
步。这里丰富的水景观总能让
你把一个句号走成一个逗号，
继而走成一连串的惊叹号；这
里深厚的水文化底蕴，总能让
你“不会作诗也会吟”。人水和
谐共存的生态理念、诗意栖居
的生存美学，总能让你慢下脚
步，在粼粼的波光里重新审视

生命的姿态。每个心中有“落
霞与孤鹜齐飞”的人，其枕在
新安江畔的夜梦都会“与长天
一色”。

龙尾把水研成墨，一笔一
划书写的热爱，是对青春的挥
手致意，也是对未来的虔诚祝
愿。我参与集中办公“衣带渐
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
日日夜夜，如今都成了“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或
许，“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
的龙尾，早已把我的心一遍遍
地研磨，最终，它也能呵气生
云，贮水不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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